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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在
北
角
一
間
海
鮮
酒
家
，
我
結
識
了
意
大

利
人
安
哥
羅
．
帕
拉
提
戈
。
他
出
書
推
斷
達

．
芬
奇
的
母
親
是﹁
中
國
女
奴﹂
，
招
來
同

胞
一
片
罵
聲
。

帕
拉
提
戈
五
十
多
歲
，
光
頭
，
中
等
個

頭
，
身
材
結
實
，
隨
意
穿
着
件
紅
花
短
袖
衫
，
一
笑

透
出
亞
平
寧
半
島
燦
爛
的
陽
光
來
。
他
告
訴
我
，
因

半
年
多
前
在
香
港
出
版
︽
達
．
芬
奇
：
一
位
湮
沒
在

意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中
的
中
國
學
者
︾
一
書
，
推
斷
蒙

娜
麗
莎
的
原
型
是
達
．
芬
奇
的
母
親
，
為
販
賣
到
佛

羅
倫
薩
的﹁
中
國
女
奴﹂
，
許
多
意
大
利
人
罵
他
是

﹁
瘋
子﹂
，
但
他
並
不
在
意
。

與
帕
拉
提
戈
交
談
很
愉
快
，
無
拘
無
束
，
思
想
像

雲
朵
在
歷
史
的
天
空
中
自
在
飄
蕩
。
他
在
港
生
活
二

十
多
年
，
第
一
任
妻
子
是
位
香
港
女
子
，
香
港
融
合

東
西
方
，
他
格
外
喜
歡
。
我
們
不
知
不
覺
談
起
了
他

的
老
鄉
、
意
大
利
傳
教
士
利
瑪
竇
。﹁
為
了
在
中
國

傳
教
，
利
瑪
竇
穿
中
國
人
的
長
衫
，
遵
循
中
國
人
的

風
俗
禮
儀
，
不
僅
被
中
國
人
視
為
怪
物
，
也
被
羅
馬

教
庭
和
同
胞
責
難
。﹂
帕
拉
提
戈
講
話
時
很
動
情
，

似
乎
有﹁
世
人
皆
醉
我
獨
醒﹂
的
苦
楚
。
他
的
前
輩

馬
可
波
羅
和
利
瑪
竇
何
嘗
不
是
如
此
？

帕
拉
提
戈
的
這
本
奇
書
由
香
港Lascar

Publishing
Lim
ited

出
版
社
出
版
。
他
經
過
多
年
的

研
究
試
圖
證
明
，
達
．
芬
奇
的
名
畫
︽
蒙
娜
麗
莎
︾
是
以
畫
家

的
母
親
為
原
型
繪
製
的
，
而
她
是
從
中
國
販
賣
到
那
裡
的
女

奴
，
嫁
給
達
．
芬
奇
的
父
親
後
，
非
婚
生
下
達
．
芬
奇
。
帕

拉
提
戈
的﹁
中
國
母
親
說﹂
有
不
少
證
據
，
如
︽
蒙
娜
麗

莎
︾
的
背
景
是
典
型
的
中
國
山
水
畫
圖
案
，
達
．
芬
奇
用
左

手
從
左
向
右
書
寫
，
吃
素
等
等
，
他
歸
結
這
是
緣
於
大
師
深

受
母
親
的
祖
國
︱
︱
中
國
的
影
響
。
帕
拉
提
戈
說
，
達
．
芬

奇
生
活
的
二
百
年
前
，
成
吉
思
汗
已
征
服
幾
乎
整
個
歐
亞
大

陸
，
打
通
了
東
西
方
大
通
道
，
後
來
又
有
帖
木
兒
帝
國
稱
雄

一
時
，
東
西
方
之
間
奴
隸
貿
易
十
分
發
達
，
達
．
芬
奇
的
母

親
很
可
能
那
時
被
擄
到
意
大
利
的
。
許
是
出
身
卑
微
，
她
的

家
世
無
任
何
歷
史
記
載
，
至
今
成
謎
。

為
了
探
究
達
．
芬
奇
身
世
之
謎
，
帕
拉
提
戈
幾
乎
走
遍
了
大

半
個
中
國
，
也
走
遍
了
整
個
中
亞
地
區
。
他
說
，
自
己
是
歷
史

學
家
，
興
趣
廣
泛
。
一
九
九
七
年
，
一
位
英
國
學
者
首
次
提
出

羅
馬
軍
隊
曾
到
過
中
國
西
北
，
他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考
證
並
發
表

︽
在
中
國
消
失
的
羅
馬
軍
團
︾
文
章
，
中
國
後
來
出
版
了
許
多

這
方
面
書
籍
，﹁
不
知
道
是
不
是
受
到
我
那
篇
文
章
的
啟

發
？﹂
這
位
意
大
利
人
想
像
力
豐
富
，
真
讓
人
喜
歡
！

帕
拉
提
戈
做
布
料
生
意
，
是
一
間
公
司
的
副
總
。
我
問
他

生
意
如
何
？
他
笑
着
回
答
：﹁
我
不
是
個
好
商
人
，
因
為
時

間
都
用
來
搞
歷
史
研
究
了
。﹂
與
帕
拉
提
戈
交
談
，
我
一
直

在
想
，
他
對
東
方
的
癡
迷
是
不
是
繼
承
了
意
大
利
人
浪
漫
率

性
的
基
因
呢
？
他
的
血
統
與
馬
可
波
羅
有
沒
有
關
係
？
他
興

趣
廣
泛
，
做
事
充
滿
激
情
，
曾
將
︽
論
語
︾
從
英
文
翻
譯
成

意
大
利
文
。
他
希
望
找
中
國
同
行
共
同
研
究
。

倘
這
位
意
大
利﹁
瘋
子﹂
明
天
有
何
驚
人
之
舉
，
我
不
會
感

到
奇
怪
的
！

達．芬奇母親是「中國女奴」

︽
成
報
︾
全
盛
時
期
，
前
社
長
何
文
法

獨
具
慧
眼
，
聘
請
了
有
兩
位
報
界
前

輩
︱
︱
韓
中
旋
和
宋
郁
文
，
先
後
主
編

︽
成
報
︾
頭
版
新
聞
。
他
們
對
新
聞
的
取

捨
極
具
創
意
，
對
報
業
貢
獻
良
多
，
兩
人

的
編
輯
風
格
至
今
仍
被
後
輩
津
津
樂
道
。

韓
中
旋
任
總
編
輯
期
間
，
正
值
中
英
兩
國
就

香
港
前
途
問
題
談
判
得
如
火
如
荼
。
一
九
七
九

年
我
往
廣
州
採
訪
港
穗
直
通
車
首
班
車
開
通
，

當
日
得
悉
，
前
港
督
麥
理
浩
正
訪
問
北
京
，
晚

上
轉
抵
廣
州
，
翌
日
為
直
通
車
通
車
剪
綵
。

我
們
一
大
群
記
者
，
呆
坐
酒
店
大
堂
，
等
候

有
關
方
面
安
排
去
採
訪
麥
理
浩
；
沒
有
人
想
到

去
白
雲
機
場
接
機
，
也
沒
有
人
打
聽
麥
理
浩
與

當
地
領
導
人
的
晚
宴
安
排
。
我
們
全
是
被
動

的
，
當
年
還
沒
有
追
蹤
獨
家
新
聞
的
意
識
。

結
果
僅
有
︽
文
匯
報
︾
記
者
接
到
機
，
更
取

得
晚
宴
菜
單
。
韓
老
總
後
來
在
編
採
會
議
上
訓

令
：﹁
追
蹤
新
聞
要
千
方
百
計
：
就
算
被
訪
者

入
了
廁
所
，
你
們
也
要
在
門
口
等
。
臭
氣
熏
天

都
要
等
。﹂
︽
成
報
︾
後
來
的
獨
家
新
聞
無

數
，
韓
老
總
教
導
有
方
。

麥
理
浩
當
日
訪
京
，
原
來
是
首
次
就
新
界

﹁
地
契
租
約﹂
問
題
見
鄧
小
平
，
意
義
重
大
。

這
是
後
話
。

自
一
九
八
四
年﹁
中
英
聯
合
聲
明﹂
簽
署
後
，
有
關
香

港
過
渡
期
安
排
的
新
聞
，
日
日
見
報
，
甚
至
刊
登
頭
版
頭

條
，
內
容
極
為
沉
悶
，
報
紙
滯
銷
。
維
持
了
一
段
頗
長
時

間
後
，
一
九
八
五
年
翁
美
玲
逝
世
，
報
紙
銷
量
大
增
。
韓

老
總
又
有
名
句
出
爐
了
，
他
說
：﹁
中
英
談
判
是
報
紙
的

﹃
毒
藥﹄
，
翁
美
人
歸
西
是
報
紙
的﹃
春
藥﹄
。﹂
韓
老

總
懂
得
掌
握
讀
者
趣
味
，
怪
不
得
在
他
主
政
期
間
，
︽
成

報
︾
銷
路
名
列
全
港
第
二
位
。

韓
老
總
經
常
口
出
名
言
。
我
採
訪
一
宗
兒
童
玩
火
自
焚

新
聞
回
來
，
因
過
分
投
入
，
久
未
忘
懷
，
他
安
慰
道
：

﹁
做
新
聞
工
作
應
該
像
談
戀
愛
，
做
的
時
候
，
全
情
投

入
；
做
完
了
，
就
像
情
已
逝
，
要
忘
得
一
乾
二
淨
。﹂

︽
成
報
︾
的
點
滴
，
卻
難
忘
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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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驚
心
動
魄﹂
的
一
刻
，
是
見
到

糉
子
廣
告
收
起
，
月
餅
廣
告
馬
上
出
台
。

雖
說﹁
行
船
爭
解
纜
，
月
餅
我
爭
先﹂
，

也
不
用
這
樣
快
吧
！
但
也
教
人
懷
念
可
愛

的
節
慶
食
品
。

小
時
香
港
過
中
秋
，
家
家
都
會
預
先
曬
些
小
芋

頭
，
到
中
秋
那
天
用
開
水
烚
熟
，
涼
後
剝
皮
吃
，

也
有
人
蘸
砂
糖
吃
的
。
烚
芋
頭
是
中
秋
晚
上
拜
月

光
的
必
備
供
品
，
也
是
小
孩
的
至
愛
，
而
曬
芋
頭

的
過
程
確
讓
人
充
滿
期
待
。
通
常
媽
媽
在
一
個
月

前
就
會
買
幾
斤
紅
芽
芋
仔
回
來
，
貪
其
質
感
軟
滑

柔
美
，
而
且
也
有
實
際
考
慮
：
既
要
拿
來
做
點

心
，
一
小
個
一
小
個
的
較
乾
淨
利
落
。
至
於
大
個

的
荔
浦
芋
，
則
留
着
做
芋
頭
炆
鴨
，
用
媽
媽
的
口

音
，
是
芋
頭﹁
證﹂
鴨
。
當
然
，
小
孩
除
了
吃
，

還
有
玩
。
曬
芋
頭
仔
完
全
滿
足
了﹁
好
玩﹂
的
條

件
：
有
目
標
、
活
動
、
期
盼
和
結
果
。

芋
仔
買
回
來
之
後
，
媽
媽
會
先
洗
淨
，
去
了
表

面
的
泥
，
用
兩
個
深
紅
色
的
長
方
木
盤
盛
着
，
兩

邊
都
有
小
小
挽
手
。
每
早
待
太
陽
照
到
騎
樓
上
，
就
拿
那
兩

盤
芋
仔
出
去
曬
，
一
曬
就
半
天
。
日
照
過
去
另
一
邊
了
，
也

不
收
盤
子
，
就
這
樣
放
着
吹
風
，
到
黃
昏
才
收
回
來
。
第
二

天
如
是
者
又
拿
出
去
日
光
浴
。
中
秋
前
個
把
月
，
大
人
叫

﹁
爭
秋
奪
暑﹂
，
天
氣
雖
還
很
熱
，
但
已
開
始
乾
爽
，
也
有

風
，
我
們
就
天
天
看
住
媽
媽
把
兩
盤
灰
灰
的
小
東
西
捧
進
捧

出
，
有
時
也
會
爭
着
來
捧
，
好
像
什
麼
神
聖
任
務
似
的
。
捧

多
看
多
了
，
會
認
得
個
別
的
芋
仔
，
有
了
些
許
感
情
。
所
以

到
中
秋
早
上
，
見
到
小
芋
頭
紛
紛
落
入
大
滾
沸
水
，
雖
不
至

於
心
傷
，
也
有
結
束
某
種
歷
程
的
感
覺
。
不
過
小
孩
子
關
心

的
還
是
吃
：
芋
仔
在
鍋
裡
慢
慢
發
出
特
有
的
香
氣
，
待
撈
上

來
，
一
不
燙
嘴
，
剝
皮
就
吃
！
那
種
成
功
感
和
香
滑
纏
綿
，

就
是
節
慶
的
年
度
興
奮
。

黑
殼
白
肉
的
鮮
菱
角
，
同
是
好
玩
的
中
秋
食
品
，
也
可
供

拜
月
光
。
街
市
買
回
來
，
烚
熟
就
吃
得
，
而
樂
趣
在
於
要
用

小
鎚
子
鑿
開
硬
殼
。
因
為
有
尖
角
兒
會
刮
傷
手
，
又
添
了
刺

激
。
菱
角
肉
粉
白
肥
美
，
百
吃
不
厭
。
一
群
小
孩
又
鑿
又

吃
，
黑
殼
碎
一
地
，
捧
着
肚
子
大
聲
反
覆
唸
：﹁
菱
角
殼
，

堆
滿
牆
角
落
！﹂

供月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年
關
將
近
的
山
鄉
，
突
然
變
成
了
光
色
一
新
的
冰
雪
世

界
。
一
位
略
通
周
易
的
老
中
醫
清
晨
踏
雪
而
來
，
他
與
我
對

坐
在
窗
前
同
食
一
盤
瓜
子
。﹁
我
昨
夜
占
得
一
個
︽
豫
︾

卦﹂
，
他
戲
謔
地
問
我
：﹁
你
斷
斷
我
的
陽
壽
幾
何
？﹂
根

據
卦
中﹁
初
六
、
鳴
豫
，
凶﹂
的
爻
詞
，
我
說
：﹁
近
三
年
不
要

受
太
大
的
喜
事
的
刺
激
，
活
過
八
十
歲
沒
問
題
。﹂
老
中
醫
白
天

行
醫
，
夜
晚
喜
歡
挑
燈
打
牌
。
一
日
，
牌
運
十
分
艱
苦
，
忽
然
接

二
連
三
地
抓
得
大
王
小
王
聚
於
一
手
，
他
興
奮
得
暴
跳
起
來
，
仰

天
大
叫
：﹁
三
生
有
幸
！
三
死
有
幸
！﹂
剛
說
完
，
眼
翻
一
翻
，

腦
袋
一
歪
，
整
個
身
子
栽
倒
在
桌
子
底
下
，
因
突
發
腦
溢
血
而
暴

亡
。
老
中
醫
一
世
行
醫
，
積
功
不
淺
，
收
入
頗
豐
，
一
生
歡
樂
的

極
限
居
然
不
過
是
一
手
好
牌
。

豫
卦
探
討
如
何
創
造
和
享
受
快
樂
的
問
題
。
卦
辭
說
：﹁
豫
，

利
建
侯
、
行
師
。﹂
真
正
的
快
樂
，
不
是
幽
默
和
玩
笑
所
產
生
的

短
暫
開
心
，
更
不
是
打
發
無
聊
的
尋
歡
作
樂
，
而
是
一
種
鼓
樂
喧

天
的
歡
慶
場
面
，
是
一
種
大
功
告
成
的
勝
利
後
的
舒
暢
和
愉
悅
。
在
順
利
的

時
機
朝
正
確
的
方
向
來
取
剛
健
的
行
動
，
一
定
能
夠
創
造
成
功
的
快
樂
。
相

反
，
在
不
利
的
時
機
朝
錯
誤
的
方
向
發
奮
努
力
，
必
將
招
致
失
敗
的
人
生
。

成
功
的
結
果
只
有
得
到
社
會
的
認
可
與
歡
迎
，
就
能
夠
把
個
人
的
快
樂
擴
展

為
社
會
的
共
鳴
。
一
個
人
的
奮
鬥
業
績
如
果
能
夠
引
起
廣
泛
的
社
會
共
鳴
，

就
有
可
能
進
一
步
開
創
出
與
眾
同
樂
的
盛
德
大
業
。

初
六
、
鳴
豫
，
凶
。
剛
剛
才
嘗
到
一
點
快
樂
，
就
興
奮
得
狂
呼
濫
叫
，

是
胸
無
大
志
的
表
現
。
稍
有
得
意
就
即
刻
忘
形
，
也
就
根
本
無
力
承
受
日

後
巨
大
成
功
的
刺
激
了
。
就
因
為
這
一
聲
過
早
發
出
的
興
奮
的
叫
聲
，
暴

露
了
他
承
受
快
樂
的
有
限
的
容
量
，
也
因
此
而
驚
飛
了
正
在
垂
青
於
他
的

命
運
的
鷗
鷺
。

六
二
、
介
於
石
，
不
終
日
，
貞
吉
。
善
變
而
無
操
守
，
終
究
難
成
大
器
；

冥
頑
而
至
不
化
，
最
容
易
被
風
浪
擊
沉
。
既
有
堅
如
磐
石
的
意
志
，
又
有
識

時
通
變
的
韜
略
，
就
能
在
風
雲
變
幻
中
從
容
應
對
；
這
是
一
種
對
通
向
成
功

的
道
路
盡
在
掌
中
的
力
量
自
信
，
是
一
種
像
佈
棋
一
樣
快
意
於
攻
堅
克
難
的

精
神
愉
悅
。

六
三
、
盱
豫
，
悔
。
遲
有
悔
。
對
他
人
奢
華
的
生
活
仰
慕
得
垂
涎
欲
滴
，

乃
至
於
對
自
己
手
中
應
該
幹
也
能
幹
好
的
事
情
興
味
索
然
。
殊
不
知
，
快
樂

的
生
活
只
會
從
自
己
應
該
幹
也
能
幹
好
的
事
情
中
產
生
出
來
，
早
一
天
停
止

對
他
人
的
徒
勞
的
仰
望
和
夢
想
，
就
會
早
一
天
進
入
屬
於
自
己
的
快
樂
。
別

以
為
對
自
己
的
事
情
可
以
隨
意
懈
怠
和
拖
延
，
要
知
道
該
辦
而
沒
辦
的
事
情

一
件
也
沒
法
減
少
，
仍
然
一
天
天
地
疊
加
在
那
裡
堆
積
如
山
。

九
四
、
由
豫
，
大
有
得
。
勿
疑
，
朋
盍
簪
。
一
個
人
給
社
會
帶
來
的
歡
樂

愈
深
入
和
愈
廣
泛
，
其
成
功
的
意
義
就
更
加
重
大
。
在
五
代
十
國
軍
閥
混
戰

時
期
，
趙
匡
胤
成
了
眾
望
所
歸
的
英
雄
，
面
臨
部
下
發
動
的
陳
橋
兵
變
，
他

毅
然
接
過
突
然
加
身
的
黃
袍
，
承
擔
起
統
一
國
家
的
歷
史
重
任
，
三
軍
將
士

像
任
人
紮
繫
的
溫
順
的
頭
髮
一
樣
，
服
從
他
的
約
束
和
指
揮
，
終
於
建
立
以

文
治
立
國
的
大
宋
王
朝
。

六
五
、
貞
疾
，
恆
不
死
。
整
個
社
會
沉
迷
在
淫
靡
的
享
樂
之
中
，
試
圖
轉

移
世
運
的
最
高
首
領
已
經
大
權
旁
落
，
躺
在
被
架
空
的
寶
座
上
憂
煩
成
疾
。

利
益
集
團
已
經
交
織
起
一
張
窮
奢
極
慾
的
天
羅
地
網
，
連
最
高
首
領
的
地
位

也
處
在
這
張
羅
網
的
鉗
制
之
下
。
與
其
在
無
望
的
反
抗
中
全
軍
覆
沒
，
還
不

如
在
最
高
權
位
上
睜
大
一
雙
雪
亮
的
眼
睛
；
因
為
解
除
這
個
時
代
的
痛
苦
，

還
不
得
不
仰
仗
時
間
的
馳
援
。

上
六
、
冥
豫
，
成
有
渝
，
無
咎
。
競
比
奢
華
和
揮
霍
無
度
已
經
成
了
引
以

為
豪
的
時
代
潮
流
，
艱
苦
創
業
精
神
居
然
被
指
控
為
曾
經
遭
受
的
迫
害
。
已

經
到
了
天
怒
人
怨
的
境
地
，
到
處
都
停
不
住
醉
生
夢
死
的
舞
步
。
這
時
候
，

只
要
執
政
者
以
雷
霆
萬
鈞
之
勢
發
出
痛
改
前
非
的
命
令
，
酩
酊
大
醉
的
時
代

仍
然
還
有
希
望
撥
正
航
向
而
重
塑
富
強
。

豫卦

乙
未
立
秋
已
到
，
一
語
成
秋
，
連
日
滂
沱
大
雨
，
香
港
暑
熱

漸
退
。
投
資
市
場
亦
因
人
民
幣
驟
然
貶
值
引
起
環
球
投
資
市
場

大
幅
波
動
，
令
人
震
撼
。
中
國
雖
然
為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體
，

惟
今
次
人
民
幣
貶
值
所
引
起
之
一
石
掀
起
千
重
浪
，
從
影
響
幅

度
之
大
可
看
出
，
中
國
在
環
球
金
融
影
響
幾
乎
與
美
國
等
量
齊

寬
。
猶
憶
起
九
七
金
融
風
暴
時
，
中
國
堅
持
人
民
幣
穩
定
，
使
亞
洲

金
融
危
機
穩
定
下
來
。
時
觀
當
下
，
人
民
幣
作
出
調
整
，
輿
論
認
為

會
挑
起
貨
幣
戰
，
十
分
憂
心
。
中
國
當
局
作
出
公
佈
，
解
釋﹁
人
幣

風
雲﹂
的
前
因
後
果
，
特
別
強
調
人
幣
作
出
百
分
之
三
調
整
已
到

位
，
人
民
幣
迅
即
反
彈
，
環
球
匯
價
也
相
對
穩
定
下
來
。
有
人
認

為
，
人
民
幣
會
貶
值
一
成
，
以
增
中
國
出
口
競
爭
力
，
中
國
當
局
稱

之
為
屬
無
稽
之
談
，
當
局
發
言
人
其
中
聲
稱
人
民
幣
調
整
已
到
位
，

將
重
入
升
軌
。
此
話
當
真
？
信
不
信
由
你
，
有
待
時
間
證
明
之
。
事

實
上
，
負
面
影
響
上
周
末
已
漸
退
，
顯
然
市
場
對
人
行
重
心
轉
維
穩

之
能
力
及
決
心
可
信
，
負
面
影
響
漸
退
，
人
民
幣
匯
價
及
股
市
也
作

輕
微
反
彈
，
有
跡
象
從
市
場
運
作
可
看
到
確
有
大
盤
來
接
，
減
少
了

波
動
及
下
滑
。

作
為
經
濟
實
體
有
舉
足
輕
重
影
響
力
的
人
民
幣
，
其
一
舉
一
動
在

環
球
特
別
是
新
興
貨
幣
之
影
響
力
，
今
次
風
暴
可
見
一
斑
。
相
信
有

良
心
之
中
國
，
其
貨
幣
政
策
也
會
慎
而
重
之
。
其
實
，
各
國
政
府
對

貨
幣
政
策
也
有
各
自
的
考
量
。
日
圓
貶
值
在
先
，
試
問
對
出
口
正
面

影
響
有
多
大
？
澳
元
亦
如
此
，
如
果
環
球
各
國
掀
起
貨
幣
戰
，
你
貶

我
又
貶
，
貶
到
何
時
？

檢
討
人
民
幣
貶
值
或
升
值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實
在
非
輕
。
有
人
受
益

開
心
，
反
之
有
人
所
得
是
負
面
影
響
。
其
實
香
港
製
造
業
早
已
北

移
，
作
為
香
港
工
廠
之
內
地
，
人
民
幣
貶
值
其
實
得
益
匪
淺
，
人
工

成
本
下
跌
，
大
增
競
爭
力
。
不
過
，
香
港
有
數
十
萬
人
在
內
地
打
工
，
以
人
民

幣
出
糧
者
，
當
然
收
入
下
降
，
內
心
不
安
。
本
港
消
費
市
場
負
面
影
響
多
，
月

前
反
水
貨
客
等
等
的
不
智
之
舉
，
已
令
內
地
同
胞
對
來
港
消
費
興
趣
大
減
，
而

今
人
民
幣
貶
值
，
相
對
以
美
元
掛
鈎
之
港
幣
購
買
力
大
減
。
如
此
一
來
，
香
港

以
內
地
同
胞
為
消
費
對
象
之
行
業
，
必
然
雪
上
加
霜
。
對
人
民
幣
儲
值
多
之
企

業
，
當
然
亦
有
影
響
。
縱
觀
香
港
屢
經
金
融
風
暴
之
考
驗
，
經
驗
豐
富
，
又
獲

中
央
大
力
支
持
，
我
們
相
信
香
港
之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地
位
以
及
人
民
幣
離
岸
中

心
之
地
位
十
分
穩
固
，
足
以
應
付
未
來
挑
戰
。

如
此
困
境
，
不
如
放
假
遊
玩
去
。
最
方
便
快
捷
的
是
抽
空
一
遊
香
港
美
食
博

覽
。
民
以
食
為
天
，
人
同
此
心
，
都
去
會
展﹁
搶
鮑
山﹂
。
年
紀
老
邁
的
我
，

無
謂
與
人
逼
，
走
去
逛
家
電
家
品
博
覽
，
看
看
有
哪
些
新
科
技
產
品
，
以
增
知

識
及
開
懷
。

人幣貶值負面影響漸退 思旋
天地
思 旋

一
年
四
季
，
每
個
季
節
也
總
有
一
些
事
情
想
去
做
。
就

好
像
夏
天
，
明
明
是
炎
炎
夏
日
，
最
應
該
不
出
門
，
留
待

家
中
，
但
又
總
會
約
埋
朋
友
或
家
人
到
戶
外
燒
烤
，
與
熱

辣
辣
的
氣
溫
對
抗
。
而
我
覺
得
最
能
夠
解
暑
的
方
法
，
就

是
到
海
灘
暢
泳
。

最
近
，
獲
一
些
朋
友
邀
請
，
參
加
遊
船
河
活
動
，
其
實
回
想

已
經
五
六
年
沒
有
參
加
這
些
玩
意
，
所
以
我
當
時
一
口
便
應

承
，
但
決
定
參
加
之
後
，
又
有
點
後
悔
，
因
為
記
得
以
前
的

我
，
總
會
認
叻
地
說
：﹁
不
會
暈
船
浪
。﹂
但
上
一
次
遊
船
河

的
時
候
，
不
知
道
是
海
面
的
風
浪
太
大
，
還
是
自
己
的
身
體
每

況
愈
下
的
關
係
，
遊
艇
開
了
不
足
半
小
時
，
自
己
便
開
始
感
覺

有
點
辛
苦
。

相
信
你
也
曾
經
試
過
乘
搭
汽
車
或
船
的
時
候
那
種
暈
車
、
船

浪
的
感
覺
，
不
知
道
從
何
來
的
辛
苦
。
但
那
次
，
因
為
有
朋
友

準
備
了
一
些
用
作
暈
船
浪
時
候
吃
的
藥
，
所
以
我
便
立
刻
吃
了

一
粒
，
結
果
大
概
十
五
分
鐘
之
後
，
那
種
暈
船
浪
的
情
況
立
刻

改
善
，
而
且
當
時
也
不
自
覺
地
說
：﹁
真
的
很
有
用
。﹂
藥
到

病
除
真
好
。

今
次
參
加
遊
船
河
，
我
便
準
備
了
這
種
藥
，
在
到
達
碼
頭
的
時
候
便
吃

了
。
但
不
知
道
為
什
麼
，
可
能
想
得
太
多
的
關
係
，
而
且
當
時
在
尖
沙
咀

對
開
的
維
多
利
亞
海
港
風
浪
比
較
急
，
所
以
就
算
吃
了
藥
，
也
感
覺
不
自

在
，
有
着
暈
船
浪
感
覺
。

有
些
人
會
說
，
吃
避
免
暈
船
浪
的
藥
物
，
最
好
是
在
上
船
前
半
小
時
吃

才
有
用
。
但
之
前
的
經
驗
告
訴
我
，
就
算
上
了
船
才
開
始
感
覺
暈
船
浪
，
即

時
吃
也
可
以
解
決
問
題
。
但
這
一
次
好
像
不
是
太
有
效
，
結
果
大
概
八
小
時

的
船
上
旅
程
，
自
己
有
着
不
同
程
度
的
不
安
。
不
喜
歡
那
種
將
會
嘔
吐
的
感

覺
，
而
這
種
感
覺
，
就
好
像
患
上
驚
恐
症
似
的
，
心
理
醫
生
也
說
，﹁
你
愈

是
想
着
這
情
況
，
便
有
很
大
的
機
會
真
正
的
出
現﹂
，
很
多
事
情
也
是
心
理

作
祟
，
只
要
能
夠
戰
勝
自
己
這
思
想
，
可
能
一
切
也
會
改
變
。

雖
然
這
一
次
遊
船
河
，
我
沒
有
真
正
的
暈
船
浪
，
但
一
個
開
心
愉
快
而

又
可
以
跟
一
班
朋
吃
喝
玩
樂
的
旅
程
，
就
被
那
種
似
是
而
非
的
感
覺
籠
罩

着
，
好
像
浪
費
了
這
一
次
的
美
好
時
光
。
所
以
我
決
定
暫
時
不
參
加
這
種

活
動
，
因
為
不
想
那
種
好
像
孕
婦
初
懷
孕
時
候
出
現
嘔
吐
的
感
覺
。

但
為
什
麼
近
年
才
會
出
現
暈
浪
的
情
況
？
我
相
信
最
大
的
原
因
，
是
身

體
的
機
能
日
漸
因
為
通
宵
工
作
的
關
係
而
勞
損
。
所
以
我
當
前
最
應
該
做

的
，
就
是
努
力
鍛
煉
身
體
，
做
多
點
運
動
，
不
要
令
自
己
錯
過
很
多
好
玩

的
機
會
。

不敢再試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終於來到了！在山路上蜿蜒之後，車子終於停
下，俯瞰那在陽光下粼粼的湖水，恍如在夢境
中。台灣去過多次，就是沒去過日月潭。我看到
山路靜靜，只是偶有一輛私家車飛掠而過，消失
在拐彎處的山那一頭。抬頭望路對面，偌大的牌
子立在那裡，大字寫着：「日月潭」，另一面的
招牌寫着：「歡迎光臨」，分明表示，此地是觀
光旅遊勝地。
位於南投縣的日月潭，湖面海拔七百四十八
米，湖水常態面積七點九三平方公里，滿水位時
十平方公里，最深時二十七米，湖周長約三十七
千米。他們告訴我說，日月潭是由玉山和阿里山
潭的斷裂盆地積水而成，潭中有一座小島，好像
浮在水面的一顆珠子，叫「珠子嶼」，抗戰勝利
後，改名為「光華島」。它的東北面湖水形圓好
像日，稱為「日潭」，西南面湖水形觚如月，稱
為「月潭」，統稱為「日月潭」。
關於日月潭的傳說很多，但它確實無疑是台灣
最負盛名的風景點。它既是台灣第二大湖泊，更
是最大的天然湖泊。當我們站在烈日下的湖畔，
清風徐來，雖然天熱，但感覺舒適。還是到茶舖
去坐一坐吧，L是常客，她帶我們進去小坐，主人
是個粗豪漢子，嗓音洪亮，似乎有些來頭，他泊
在碼頭上的遊艇就有好幾艘。大家坐下寒暄，這

時茶舖並沒有什麼人，只有老闆娘坐在裡面，有
一句沒一句地閒聊，倒也自在。臨行前，L吩咐老
闆娘要了幾包高山茶，我以為是她好茶，後來才
明白，她是特意送給我們這些客人的。
船主領我們到碼頭上船，「遊湖去。」他笑嘻

嘻地說。遊艇突突，在湖面划開水花，直向島上
駛去。那遊艇設備齊全，幾個人擠在前面有圓桌
的L形沙發上胡扯。船主在駕駛艙，回過頭來，
叫L，妳來掌船呀！L笑呵呵地過去，其實船已停
下，遙望對面的小島，我以為要上去，不料只停
了一會，便又開走了，只聽到船主的爽朗笑聲。
我忽然想起在茶舖裡，猛抬頭，見到牆上掛着鏡
框，鑲着莫言送他的手跡：「赤腳接地氣素心近
佛陀開船渡眾生日巡一千河」，是癸巳年，也就
是二零一三年中秋寫的，那是莫言剛奪得諾貝爾
文學獎殊榮的次年，遙想他應該是那時也乘上船
主的遊艇，遊過日月潭。在這個熟悉卻從未到過
的地方與莫言「偶遇」，心中有些感慨。我應該
是認識莫言的，但並不熟，早在二零零四年四
月，應邀參加在巴黎舉行的「中國年國際書展」
時，我們就見過面合過影；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應邀赴北京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
大會」之後，我們應母校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之
邀，參加「校友作家返校日」，同行的有莫言、

蘇童、牛漢、畢淑敏、劉恆、任洪淵、伊沙等，
又再見面。細節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午宴後，
我們送他騎着自行車走了。第二年，也就是二零
零七年，「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上，莫
言和我在小說組當決選評審，本來以為可以說話
了，不過可惜的是，天有不測之風雲，我病倒。
記得當時另一評審許子東因為中途塞車，電話請
我代他向主事人代告會遲到，但我自己都要告
假，無法出席了。預想的見面，也就成了美麗的
錯誤，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當他榮獲諾獎之後，
各種榮譽紛至沓來，應接不暇，陳義芝曾受託請
我代邀莫言當台灣師範大學榮譽教授，我只能託
有關方面人士轉達，可惜莫言分身乏術，回話
說，謝謝有關邀請，但他應接不過來，待以後有
機會再回報。我不清楚那次訪台是不是有回報之
意，但也算是兩岸文學界互動的一種吧？
本來我們登島，是想看看島上風情，一踏進島

上，就見到少數民族歌舞表演，可是人山人海，
只聽得《高山青》的歌聲悠揚，只見人影晃動，
其他就看不真切了。船主見勢不好，便說：「罷
了，回航。」跨上碼頭，這才一路觀看沿街風
情。寫着「原力」的舖頭，也分不清是飯館還是
商舖，只見有個男人蹲坐在前面歇息。再走過
去，有個會館，招牌寫着「戴安娜起舞會館」，
那名字讓人的想像漫天飄飛。英國已故王妃戴安
娜當然沒有來過此地，但如此起名，至少有生意
眼光吧？再看另一邊，又見到一塊大石上用紅字
寫上「日月潭瑪蓋旦」的字樣。甚麼是瑪蓋旦？
我也沒問清楚，大概是當地土族語言吧？

我還記得，走過一家紀念品商店時，曾動過買
什麼的心思，但回頭一想，到過許多地方，買過
許多紀念品，最後都不知塞在哪裡去了，太多東
西，反而好像沒有東西一樣，也就算了。紀念品
商店對面，倒有一家郵局，前面還有一個小紅色
郵筒，旁邊站着一名紙板郵差，上面並排相隔掛
着兩個紅燈籠，明明各豎寫着「妖怪郵政」四
字。但千萬不要當真，別把郵件投進去，那只不
過是只供賞玩的冒牌郵局而已。H與Z鑽進旁邊
的小商舖裡跑不出來了，我們在車子旁等了許
久，都沒有消息，急得Q連聲說道：「怎麼這樣
呢？她媽昨晚還電話囑我看着她一點呢。」好在
不久H就出現了，原來她去選購帽子去了！
夕陽西下，夜幕從山那邊無邊無際漫了上來。
車子從南投出發，窗外山林一一掠過，說笑間，
燈火漸漸明亮，以至熱鬧起來，原來台中到了。

汪汪日月潭水

■日月潭一角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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